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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婆来了之后郁闷无处不在
开始出问题是在晚上。
结婚后，顾小影和管桐

一直保持着相当规律的生活
习惯——晚上七点开始吃晚
饭，雷打不动看《新闻联播》；七
点半吃完晚饭，管桐洗碗，顾小
影则把电视遥控器从一按到五十，再从五十按到一；八点
钟管桐洗完碗，顾小影关电视，两台电脑打开，一个在书
房里看资料，一个在卧室里写小说；九点半出门跑步，绕
省委宿舍一圈半，大约一千五百米；十点回家，洗澡，然
后继续分头忙碌；十一点时收摊休息，如果有人要加班，那
就分开睡……

可是这种状态很快就被现实世界的喧嚣打破了。因为
家里多了两个人的缘故，电视显然不能关了——对管利明
与谢家蓉来说，这是他们了解外界的唯一通道。何况谢家
蓉还不识字，也没法读书看报，于是电视就成为她唯一的消
遣方式。而顾小影又是个只要存在干扰就无法写下去的怪
胎，所以一晚上过去，顾小影在电脑屏幕上写了删，删了写，
最后定稿一百八十五个字……

晚上，台灯下，顾小影听着外屋传来的隐约的歌舞声，
险些抓狂。十点多时，管利明与谢家蓉关上电视想要睡觉，
管桐便从书房兼客房里出来，拿了报纸去客厅看，把屋子让
给父母。顾小影终于松口气。

真是奇怪，她感觉自己就好像一只没有安全感的小狗
一样，小心翼翼嗅着那些属于自己的领土，恨不得走一步都
撒泡尿划定势力范围。可是人类来来往往的脚却把她的领
地踩得面目全非，而她刚刚认定了是非我莫属的辖区干脆
喷了一股烟跑掉了，仔细一看才发现是车轮胎。顾小影觉
得自己有点欲哭无泪。

想到这里，也写不下去了。她干脆拿着睡衣去卫生间，
洗了个战斗澡，再别别扭扭地穿上睡衣，拎着换洗的内衣走
出来。路过客厅时撞上了管桐的目光，他还忍不住“呀”的
一声，被顾小影毫不留情地瞪了回去。其实管桐挺无辜的，
因为顾小影自己也拿不准，究竟管桐是在感叹顾小影这么
早就要睡觉的事实，还是在感叹居然看见此女洗完澡后穿
着衣服？没有入侵者的家园，最大的好处是可以裸奔。顾
小影沮丧地总结。

公婆来了之后，郁闷无处不在。起因是顾小影从段斐
家出来后，在许莘的怂恿下去商场里转了一圈，毫无疑问，
这两人当然不会空手而归——许莘买了件打折的大衣，顾
小影买了个打折的皮包。

回到家，管利明一见顾小影手里拎着两个包就很好奇：
“小影啊，你咋出门拎两个包呢？”顾小影心想自己这公公真
是比婆婆眼还尖，表情上却还要和颜悦色：“商场打折的，爸
爸，冬天过去了，过季的商品打六折，这个包包便宜了好
多。”“便宜好啊！”管利明大悦，问：“那得多少钱？”“打完折
六百多一点点，”顾小影急忙注释一句，“真皮的哦！平时要
一千多呢！”“啥？六百多？”管利明的眼珠子一下子睁大了，
差点噎着自己，“六百多一个这么小的包？”看着管利明难以
置信的表情，顾小影这才意识到自己说错话了，内心很郁闷
地想——早知道应该告诉他六十块钱才对，自己怎么就能
犯这么低级的错误呢？

管利明想到的不只是商品本身的价格问题——他已经
追根溯源地开始探讨家庭收入的再分配问题！管利明很严
肃地喊正在书房看书的管桐：“管桐，你给我过来！”管桐走出
书房，看着站在客厅里的两个人纳闷：“怎么了？妈做好饭
了？”“管桐啊，你们年纪轻轻不知道挣钱的难处啊，你们这么
能花钱，等老了，有个病有个灾的时候，可咋办？”管利明痛
心疾首：“一个包就六百多，你们咋这么不知道节省呢？”

管桐看看呆若木鸡的顾小影，还有顾小影手里的包，马
上明白了，招呼一下顾小影：“你回屋换衣服吧，妈说她给咱
做辣椒烧牛肉，马上开饭。”“噢。”顾小影应一声，感激涕零
地看看管桐，还没等管利明反应过来的时候就迅速逃离风
暴中心。

恰好谢家蓉在餐厅喊：“吃饭！”谢天谢地，顾小影本来
很恐惧谢家蓉浓重的乡音，可是这一次，她不仅听懂了，而
且还觉得这声音无比美妙。尽管她很为管利明的言论感到
愤怒，也觉得他不可理喻，但鉴于管利明的不可理喻也不是
一天两天的事了，所以顾小影还是决定压住心底的愤怒，先
吃饭再说。

于是顾小影就看起来十分平静地打开卧室门走出来，
管利明气鼓鼓地也不知道该怎么进行自己明显无人支持的
训斥，便“哼”一声转身去了餐厅。

管桐走在后面，看顾小影面无表情地去洗手，也跟进卫
生间，趁顾小影弯腰洗手时搂了一下顾小影的肩膀。顾小
影抬头，看看镜子里管桐无奈的脸，终于也把满肚
子牢骚化成一声叹息。

都说婚后一年是“纸婚”，这个纸到底是什么
纸？砂纸还是白纸？“80后”女生顾小影用她的亲
身经历向读者们展示了婚后一年的“砂纸”生

活。嫁给“凤凰男”出身的省委办公厅秘书管桐后，顾小影发
现，无论是农村公婆的生活习
惯、思维方式，还是管桐作为一
名政府官员的业余爱好、行为
习惯，甚或两人对待事业与家
庭关系的态度，都出现了越来
越多的分歧与摩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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眼神含水的人，多数易失眠
人的神经有主管亢奋的，有主管抑

制的，得互相配合。睡觉的时候就是主
管抑制的神经起作用，如果它的功能不
行了，人就兴奋，睡不着觉。

小时候看连环画，我最喜欢里面的
梅花鹿，因为它的眼睛很漂亮，大大的，
充满灵气，但又紧张、敏感，好像是含了
水。后来，大学毕业后到临床工作，跟着
老师的第一次门诊就遇到这样一个病
人：是个小伙子，很瘦很精神，眼睛很漂
亮，特别有神，很像我小时候看的梅花鹿
的眼睛。老师当时一边摸脉一边问：“睡
不好觉吧？”小伙子马上说：“我就是来看
失眠的。”他很配合，很认真地给我们这
些实习医生做“道具”。我发现，他面色
和嘴唇很红，不像男人，很艳丽。老师
说：“小伙子，你什么时候眼睛不这么漂
亮了，你就睡着觉了。”弄得他特不好意
思。他如果去看西医，估计要诊断为神
经衰弱了。

人的神经有主管亢奋的，有主管抑
制的，得互相配合。睡觉的时候就是
主管抑制的神经起作用，如果它的功
能不行了，人就兴奋，睡不着觉。如果
总是亢奋着，人就要被消耗，就要被火
所伤，就会衰弱，神经递质就会有被耗
竭的可能。神经递质是传播神经信号
的，比如上一级神经递质被耗竭了，就
不能传递神经冲动了，包括让人睡觉
的信号，人就要失眠。火是阴虚导致
的，而阴虚又是火烧掉津液的结果，所
以是个恶性循环。

中医里说的“阴”是有形的，比如
血、津液等都是。人的“神”就寄居在
有形的“阴”里面，比如心神，就住在

“心水”、“肾阴”里，因为心肾是相交
的，分别把守、贯通人体的上下。和睡

眠、神志有关的“心神”，就在这个小环
境中寄居着，行使职能。

阴虚的人，心阴、肾阴都不足，等于
给心神提供的居住场所在减小，严重时，
心神可能流离失所，四处溜达——这时
中医就叫它“心神浮越”，人就开始失眠，
或者睡着了老做梦。白天，这种人的眼
睛会异常漂亮，突出、有神，其实那不正
常，是心神外露、居无定所的表现。精神
分裂的人，眼神都是直勾勾的，和正常人
不一样，也是一种极度的心神外露。通
过补心阴，就是给“无处落脚”的心神建
造一个足够大的居所，让它有所归依，人
才能安眠。

性感的唇色是病态
中医看人的气色、眼神和现在的审

美很一致，讲究哑光的，含蓄的才是美
的、健康的。小伙子特别外露的眼神、特
别鲜艳的嘴唇颜色，都是阴虚的表现，是
精气外泄，美得不正常。

中医将人的皮肤可以出现的颜色分
为青、黄、赤、白、黑五色。青色是肝的颜
色，黄色是脾的颜色，红色是心的颜色，
白色是肺的颜色，黑色是肾的颜色。这
五种颜色如果出现异常，就说明这五个
脏腑的功能出问题了。健康的颜色要
正，要含蓄，不能露。

中医经典《素问》把不正常的颜色都
形容了一遍：

发红的面色应该是含在里面的，隐
隐透出，好像白的绸缎裹着朱砂，不是直
接、扎眼的红。这种红不仅是脸色，也包
括唇色。通红的、涨红得发紫的脸色可
能是高血压；暗红的，且局限在颧骨的
红，可能是心脏有问题，如风湿性心脏病
的“二尖瓣狭窄”，医生叫“二尖瓣面
容”。如果是嘴唇，红得像樱桃色，人又
昏迷，就要想到会不会是煤气中毒——

那是二氧化碳中毒的典型表现。
最常见的红，就是前面说的那个小

伙子，红得娇嫩、鲜艳，一般都是阴虚，是
肾阴虚影响到心阴了。肝硬化病人到晚
期时，嘴唇、舌头都会出现那样的红，那
是阴虚到了极点，肝肾阴都虚了，病情很
危险。

白色主要指皮肤，要白得有生机，像
羽毛一样的白，带着一点油脂滋润的感
觉；不能死白死白的，如盐的白就是死
白，有贫血的可能。

人感冒，呼吸系统受感染，咳嗽得喘
不过气来，属于肺气被闭，此时病人的脸
往往是白而胖肿的，中医叫“晄白”，白而
且虚浮。这就需要宣肺，等把闭郁的肺
气散开，脸色也逐渐恢复正常了。

黄色：“黄欲如罗裹雄黄，不欲如黄
土。”黄色是中国人肤色中最常见的，
但这个黄要有光泽。黄土的黄是刻板
的，带着死亡的灰暗，那种脸色的人一
看就知道有问题，比如肝硬化导致的
慢性黄疸，在中医辨证是肝木克脾，脾
气虚弱。

黑色：“黑欲如重漆色，不欲如地
苍。”人的皮肤黑其实很正常，日晒可能
更黑，但那种黑亮，可以油黑油黑的，但
不能发乌，好像洗不净似的。有种病叫

“阿迪森综合征”，即“肾上腺皮质功能减
退”。这种病的症状之一就是皮肤和黏
膜的色素沉着。这种病可以因
为出现肾上腺危象而危及生命。

人活着，各个器官组织处在有机运动中，那就是“火”的作用，中医正
规的叫法是“元阳”或“阳气”。“上火”分虚与实。“阳”超过了，人就“火”大
了。而虚的人“上火”，是“阴”低于正常水平了，把并不壮实的“阳”显了出
来，是“阴虚”。健康的人体应该有火力而不上火。本书从人体器官分门
别类介绍方法，以期建立人体阴阳平衡的完美机制。

叶萱叶萱 著著
国际文化出版公司国际文化出版公司

婚恋
家庭 健康

养生

佟彤佟彤 著著
江苏文艺出版社江苏文艺出版社

李济运谈了自己的看法
“刘书记，市委有个明传电报，要我

们说明政府换届选举情况。”李济运把电
报递了过来。刘星明看都没看，就批道：
立即召开常委会专题研究。请非凡同志
列席会议。他把明传电报递还李济运，
说：“我早知道了。田书记打过电话。下

午开个会吧。”
李济运见刘

半间皱着眉头，
就猜田家永肯定
发了脾气。乌柚
县的选举是田家
永把的关，出任
何问题他脸上都
没有光。

“济运，你谈
谈看法？”刘星明
说。李济运没想
到刘星明会问
他，支吾几声，才
说：“我个人的意

见，只对组织说明情况，网上可不予理
睬。我们在网上是开不得口的，再怎么
讲得清清楚楚，都有人狂骂。好比汽油
起火，越浇水火越旺。”“但这次就因网
上引起轩然大波，省里才注意到了。”李
济运说：“只要组织上知道真实情况就
行了。我建议请市委宣传部支持，往省
委宣传部跑一趟，封掉网上的帖子。网
上你没法同他讲道理，封帖子是最好的
办法。”“向市委怎么汇报？”刘星明问。

李济运的思路早已理清楚了，便谈
了自己的看法。他认为宁肯承认组织
工作做得不细，也不能把代表索要好处
的事捅出去。那样不但会丢县里的脸，
而且市委不会高兴，省委也不会高兴。
星明同志发病的事，仅仅是特殊情况。

中国这么多年的选举，也许就此一例，说
明不了什么。网上有人愿意拿这个说事
的，让他们说去。再说帖子一封，想说也
没地方说了。

刘星明说：“我也上网看过，星明同
志发病的事，网上最多只是看笑话，说这
人想当官想疯了。没人理睬，时间一长大
家就忘记了。”李济运说：“网上热点是一
波一波的，两次选县长也不会叫网民关注
太久。只是上面过问下来，就得认真对
待。”“济运，我同意你的观点。下午开会
时，你把意思说说，征求大家的看法。代
表索要好处的事，千万不能传到外面去。
说透了就是代表索贿，简直太丑了。”刘星
明越说越生气，稍作停顿，又说道：“明阳
同志有些性急，他应该讲点艺术。”

李济运不方便评价明阳什么，只是
含糊地笑笑。刘星明也自觉失言，马上
换了话题：“星明同志是你的老同学，你
还要多做工作。陈美也是副科级干部，
她应该配合组织才行。”

李济运想这话欠了些人味，人家男
人都疯了，还要她如何配合？他当然不
能把肚子里的话倒出来，只道：“星明同
志的病，看最后是个什么情况。陈美不
同意送医院，我们不能勉强。千万不能
激化矛盾。”

下午开会，刘星明请朱芝先说说。
朱芝便把这几天接待过的媒体一五一十
说了，大家听着简直义愤。“现在只有那
个鳄鱼，还不肯松口。我的态度很硬，说
你调查民间反应，我可以送你两个字，谣
言。只有我介绍的情况，代表乌柚县委
意见，这是唯一真实的、合法的。”刘星明
问：“舒泽光同他说了什么没有？”朱芝略
作迟疑，说：“成鄂渝没有说到。”明阳说：

“我插句话，你还可以挑明，告诉他说，他
若根据民间反应写的稿子发表了，算他

有本事。相信他也不敢这么发稿子！”
“明阳同志分析得有道理。”刘星明

说，“但也不必把关系弄得太僵。你得罪
他了，他今天不弄你，总有机会弄你。我
们基层情况这么复杂，难免有出差错的
时候。如果听凭负面报道泛滥，天下就
没有太平的地方。”

这次会议的重点，却是研究如何向
上级说明选举情况。李济运依照刘星明
的授意，谈了自己的建议。自然是没有
异议，都说网民不必理睬。刘星明用自
己的话再作重复，李济运的建议就成了
县委意见。明阳说仅仅书面汇报可能不
行，最好往省里跑一趟。刘星明也说有
这个必要，但应该有市委领导带队才行：

“我争取请田书记亲自出马，去省里跑一
趟。明阳同志在家主持工作，我同非凡
同志、济运同志、朱芝同志一起去。”

朱芝建议请市委宣传部骆部长也出出
面，骆部长同省里宣传口的人更加熟悉。
朱芝有个本事，就是很会讲话。她能把很
硬的话笑眯眯地讲出来，也能把很严肃的
事玩笑似的说出来。李济运很欣赏她这套
功夫，却又想这是别人学不到的。她的语
气、笑容和女人态，都帮了她的忙。

刚才刘星明说话时，李济运开了小
差，在笔记本上乱写乱画，下意识地写了
很多“哑床”。朱芝无意间瞟了一眼，轻
声问：“哑床，什么意思？”李济运不好怎
么说，只道：“不响的床。”朱芝脸就红了，
轻声说：“坏人！”

李济运其实是陷入了一种怪诞的
联想：很多事情都不能让外界听到响
动，所以需要一张大大的哑床。朱芝
做的很多工作，就是为了不让外面听
见响声。但与夫妻床笫之欢不同，李
济运想象的这张大哑床上并不
都是快乐的响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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